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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街店名语符的语用生态伦理及其语用规约

——以湖北五市区步行街店名为例
1

潘 峰

（黄冈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摘 要】：步行街店名语符由于“内在伦理驱迫感的推动”形成了“应当存在”的汉字语符运用的语内层、异

语语符运用的语际层、汉语和异语语符组配的语用层等 3个层级的语用生态伦理。语内习用母语汉字语符所遵循的

伦常伦次和国家法规，语际习用 4种非汉字语符与母语汉字语符的互惠共生，语用语符的组配形式、种类及其读音

所遵循的基本伦常，共同构成步行街店名语符的“多元归常、习用循常、凸显守常”生态伦理的语用规约。这种多

元共生共融的语用生态伦理是民族文化自律、文化自信的真实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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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街是改革开放后的产物，两边各色店铺林立。研究这些店名的语言文字符号（简称“语符”）生态，可以了解领域语

言的语用生态伦理本体的征象，可以了解这个话语生态位“栖息”“话语的实际表达与应当存在表达的相符程度”[1]（P9）、话语

“表达被容忍或可‘存活’的程度或范围”[2]（P147）。这里的“相符程度”和“范围”就是语用生态伦理所遵循的自然法则、社会

法则和人为规约的基本德性。“栖息”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从自然属性看，人类语言有其‘住所’或‘栖息地’，

是一种生态现象，有其生态结构、生态功能及生态动态，也有其生态位。”[3]（P139）

语用生态伦理是语言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也有自律性。这种自律是店主由于“内在伦理驱迫感的推动”而“自觉维护人

类、国家或族群语言的多样性，自觉促进人际或语际情感思想信息交流的和谐性，自觉追求个体语言习得的充分性与语言运用

的适切性”[4]（P143），包括语内、语际和语用等 3个层级的生态伦理[5]（P152），且涉及多方面的内容，但本文仅涉及语符语用方面。

笔者曾在湖北的黄闪、鄂州、黄石、孝感、恩施等 5个市区的步行街采集全部的店名，共1034个，它们有 5种语符：汉字、

西文、符号、图形、数字。其中，后 4 种统称为非汉语（汉字）或异语语符。译音汉字本文都按纯汉字来分析。为了分析的便

利，本文把汉语拼音这样貌似西文的形态特征的语符也作为西文分析。本文将“英文”和“字母”归并为一类：西文。本文在

前人的基础上，以这 1034 个店名语符为研究对象，以语频为事实依据，拟讨论步行街店名语内的语用生态伦理、语际的语用生

态伦理、语符组配的语用生态伦理及其语用规约。

一、步行街店名语内的语用生态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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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语内”是指以汉语（汉字）为母语背景的语言环境。语内的语用生态伦理是步行街店名栖息汉语汉字语符生态规

范的“应当存在”[6]（P30），这个层级“微观而相对静态”[5]（P152）。据统计，1034个店名共用汉字652 个、2686 次，字均 4.1 次、

8.2 画，涉及店名 804个（覆盖 77.8%）。这种字均数之多、笔画数之少的语用状态，说明它们遵守习用性、经济性的基本伦常。

下面从 4个方面来分析。

1.繁简规范

804 个店名栖息通用规范 I 级汉字 615 个、2609 次（97.1%），II级汉字 29个、65 次（2.4%），III 级没有应用；非通用

规范汉字（包含繁体字和自造字）仅 8个、12次（0.4%）。这 8 个汉字是非通用字 1 个：泇；繁体字 6个：東、兒、囍、蘭、

羅、頭；自造字 1个： 。其中，通用规范汉字 644个、2674次（99.6%）。可见，店名汉字语符具有以通用规范字为绝对优势、

非通用规范字为辅助，以简体字为绝对优势、非常用字和繁体字及自造字为辅助的用字风格。这说明步行街店名汉字语符基本

通用规范化、常用化，利于公众认读、识记，基本遵循习用性伦理，也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店名招牌“应当以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

2.语用频率

语用频率是指某考察对象在该范畴内所在的百分比。从高到低，分为 5 个等级：特频（均数 3 倍以上）、髙频（均数 2-3

倍）、次高频（均数 2 倍以下）、中频（均数左右）、低频（均数以下）。据分析，652 个汉字的字次 28 个级次（级次是语用

频率从高到低的次序，相同的频率为同一级次），高频级（1-23 级）字 144个、1671 次，字均 11.6 次，覆盖 2/3；低频级（24-28

级）字 508 个、1015 次，字均 2.0 次，覆盖 1/3。这说明步行街店名高频字多，低频字少；高频字个数较少，语频较高，用字

相对集中，覆盖面广，具有较大的趋同性，易于表现店名范畴的相似性和特征的类型化，显示其习用性伦理；低频字个数较多，

语频较低，用字相对分散，覆盖面小，具有一定的区别性，易于表现店名范畴的差异性和特征的个性化，显示其凸现性伦理。

这也表现出步行街店名求大同、存小异的基本用字伦理。

3.区位分布

店名一般是由属名 s、业名 y 和通名 t 依次组成的。据分析，s 字较低频化，y 字较高频化，t 字趋向高频化。区位高频字

的级次为：y＞t＞s，这说明 y字高频化最高，t次之，s较弱；区位低频字大体相当；区位高频与低频字次的级次为：y＞t＞s，

且 y 与 s 基本相当，这说明 y 字高频较多，这种用字态势利于表现相同的卖点，便于店名的寻找和辨识，同时也利于表现富于

个性化的店名，这就遵循店名习用性和凸显性的基本伦理。

4.行业分布

1034 个店名可分为 9 个业类。浑言之，“穿、用、妆”是强势业类，“戴、理、玩、学、治、妆”是弱势业类。据计算，

强势业类用字共 87.9%，弱势业类才占 12.1%；强势业类汉字较髙频化，弱势业类较低频化（“戴”与之相反）；店名用字强弱

程度和频率基本上与业类情势成正相关。同样可以算出，店名用字通用化、规范化、常用化程度与业类情势成负相关。强势行

业店名以通用规范字为绝对优势、非通用规范字为辅助，而弱势行业用字则完全通用规范常用化，其程度与行业情势成负相关；

店名用字行业化程度与其情势成正相关，个性化程度与其情势成负相关。这些均表现出步行街店名行业用字状态的基本伦常。

据上可知，步行街店名语内的语用生态伦理是以通用规范汉字为绝对优势、非通用规范汉字为辅助，以简体字为绝对优势、

非常用字和繁体字及自造字为辅助的用字风格，遵循国家语言文字法规；高频字多，低频字少，遵循求大同、存小异的用字准

则；业名字最具区位化，通名最具类型化。通名区位汉字通用规范化，业名和属名区位汉字以通用规范化为主、非通用规范化

为辅；用字通用化、规范化、常用化程度与业类情势成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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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步行街店名语际的语用生态伦理

语际的语用生态伦理是汉语母语中异语“相互间互惠共生德性”
[6]（P30）

。汉字语符的非自足性、开放性为异语的输入提供了

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为语际互惠互生提供了环境。这样，步行街店名“随着汉语族群与异语族群交往的发生并向纵深发展……

形成汉字符号与异语文字符号实践中的动态交叉统一”[7]（P137）的范围较广的语际生态。下面分别讨论 4种异语的语用生态。

1.西文语符

据统计，542 个（52.4%）店名用西文做语符，涉及 7个语种：英语、汉语（拼音）、日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韩语，

分别应用 359 个、114 个、21 个、18 个、18 个、9 个、3 个。此处“汉语（拼音）”是指按照汉语的模糊读音（没有声调）拼

写且用西文形式书写的语符，外形上貌似西文。英语是最习用的西文（1/3强）。在汉语母语中，店名大量使用西文语符，这是

一种异语修辞，也是凸显性伦理的遵守。

涉及英语店名，字母大写的 264 个，全部小写的 43 个，大小混写的 52 个；仅用 1 个字母的 13 个，1 个单词（2 个字母以

上）的 251个，2个及其以上单词的 95个；缩略词的58个，非缩略的 301个；简短句的 8个，非简短句的 351个。可见，英语

店名最习用大写、1个单词、非缩略、非简短句（单词及词组），最少使用小写、1个字母、缩略词、简短句。

涉及汉语拼音店名，字母大写的 65 个，小写的 43 个，大小混写的 6 个；缩略的 17 个（如 H•D•S 红迪丝），非缩略的 97

个（如 MOFAN）；缩略词或 1个以上音节而貌似英语 1个单词的 95个（如 YE野），2个以上音节分开书写或符号间隔而貌似英

语 2个以上单词的 19个（如：yue·ya•er月芽儿）。可见，汉语拼音店名最习用字母大写，较习用非缩略及貌似英语 1个单词，

极少用大小混写和缩略词、2个以上貌似英语单词。这种形貌修辞形式新奇，内容和读音还是遵循汉语习用性的基本伦理。

涉及日、法、意、德语的店名都是遵循英语的书写、拼写、认读习惯，这也是一种习用性的坚守。涉及韩语的 3个店名，2

个用韩语拼写，另外一个还是按英语书写。

从区位分布来看，西文分别应用s、y、t区位：113 次、431 次、28次，这三者之比为 4.0：15.4：1，其级次为：y＞s＞t，

且 y＞3x（s+t），说明西文最习用的区位是业名，其次是属名，较少使用的是通名。

从行业的语种来看，“穿”用 7个，“用”4种，最少的是“吃、理”（仅 1种），这与业类情势的强弱成正相关。英语是

最习用的语种，次之是汉语拼音，而日、法、意、德、韩这 5 个小语种应用较少。强势行业语种最广，公众最熟悉的英文语种

习用最多，语用态势基本上与行业情势成正相关，这遵循了公众认知程度的生活准则。

据上可知，步行街店名栖息西文语种较广，应用程度与行业情势成正相关，英文是最习用的语种，基本上习用英文书写习

惯。这种生态遵循公众认知程度的基本准则。与西文相关的店名最习用的是字母大写、1个单词和完形单词及词组，使用最少的

是字母词小写、大小混写和 1 个字母，较少使用缩略词和 2 个及其以上的单词，极少使用缩略短语句，且基本上遵循英文的书

写习惯。业名区位西文最习用，且基本上分布于强势行业，行业语用态势基本上与其情势成正相关。这种语用生态是对其经济

性和习用性及凸显性伦理的遵循。

2.符号语符

这里“符号”是狭义的，是一种记号、标记，点线简单，主要是标点符号。一般店名不用或很少用符号做语符，但步行街

店名的使用是对传统的一种挑战，是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结果，是继网络店名之后出现的新语符。据统计，涉及的99个店名（总

数的9.6%）共用符号11种，其中97个店名仅用1种，2个用2种。这11个符号的形态是（分隔线隔开的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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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店名数分别为 38个、16个、20个、9个、6个、4个、2个、2个、2个、1个、1个，重复 2个，累计99

个。不过，这些语符是汉语和西文常用的。

步行街店名使用符号比较丰富，种类非常单一，用作标记或表音，但绝对多数集中于“穿”类，间隔号是最习用的符号。

这种语用生态主要是遵循凸现性伦理。

3.图形语符

步行街店名语符中“活灵活现的图形更能打动消费者的心，对于加强消费者的记忆效果扩大店名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8]

（P8）
。使用图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不可或缺的图形，否则表义就不明，或者缺乏特色，这主要是商标做店名，是一种借代的

语用策略，也是一种语义修辞；二是图形有趣逗人，和汉字语符相得益彰，相互映衬，共同表义，增加店名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是一种“图符趣”[9]（P365）。据统计，71个店名（占 6.9%）使用15种图形，这比一般城市的店名（0.53%）要高[10]（P91）。这 15个

图形是 *。这些图形 68 个（占该类的 95.8%）集中在“穿”类店名，仅 3

个在“用”类，使用范围非常集中（阈值z=1）。这些图形绝对多数作为商品名称而集中在 y区的强势业类，仅 2个用于属名。

图形中只有前 12种有表义功能，其他的都是“图符趣”。可见，图形作为店名的一种语符，形式多样且使用单一，但使用范围

和区位都集中于强势业类，遵循公众认知程度的生活准则，遵循店名凸现性的基本伦理。

4.数字语符

这里的“数字”指非汉字的数字，是公众熟知的阿拉伯数字和罗马数字。编码效率原则认为，阿拉伯数字编码简短，笔画

线条简短，视觉结构紧凑、醒目，这“会节省辨识的时间，提高解读的效率”
[11]
。汉语背景中运用一些简短的罗马数字也是具

有编码效率的。正基于此，书写简短和识读便利的数字语符也成为步行街店名的一种生态语符。

据统计，仅 18个店名（占1.7%）使用公众熟知的数字语符。这遵循文化认知的生活准则。参与组配的阿拉伯数字 5个，使

用范围非常集中于强势行业“穿”类店名（占该类的 94.7%），且 1≤z≤2，这与店主遵循凸现性基本伦理相关；约 2/3集中于

y 区，较少（1/3 强）分布于 s 区，这突出了店名习用性的基本伦理。从单个数字来看，仅用 6 个数字：1、6、3、0、5、II，

分别为 15次、10次、8次、4次、2次、2次，各占该类次数的 36.6%、24.4%、19.5%、9.8%、4.9%、4.9%。这种状态与店主趣

吉避祸的认知心理密切相关，这种德性也是“来源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愿望”[12]（P106）。

由上可知，异语在步行街店名中运用情况共同构成语际的语用生态，是汉字语符之外异语的语际生态，都是公众习用的语

符。这种“异语文字符号夹杂现象”[7]（P139）也是为求凸显性的店名而“应当存在的”语符，同样“具有互补、交叉的伦理规定性”
[13]（P9）。它们在同一生态位中的“栖息”与母语汉字语符一起共现，互惠共生，形成一种语符生态的多维整体，成为汉字之外的

“尽意”“尽神”的语符。“尽意”“尽神”出自《易传•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

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种语际生态

“是汉语族群主流亚群体异语水平提高、认知宽容度提升、国际视野趋同等民族精神的体现”[7]（P139）。

三、步行街店名语符的语用生态伦理

上文考察语内层级汉字语符和语际层级异语语符的语用生态伦理，是从语符使用状态来分析的，是一种静态的考察。这两

个层级的交汇融合就是语符组配的语用层级，是各种语符在步行街店名生态位中“交汇生态及律己德性”[6]（P34），特点是“相对

微观、动态明显”[5]（P152）。这个层级“是语言文字生态伦理活动现象、意识现象、规范现象的综合表现”[7]（PB9）。这种“综合表

现”就是步行街店名语符组配的语用生态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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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名语符组配就是命名语符按照生态伦理规则进行线形组合。据统计，1034个店名运用上述 5种语符有 17种形式的组配（见

表 1）。

表 1 店名语符语用组配形式一览表

序号 语符组合形式 店名举例
使用业类

合计 频率 阈值
吃 穿 戴 理 玩 学 用 治 妆

A 汉字 淑女心情 27 285 11 5 16 2 45 4 36 431 41.7 9

B 西文 TUOGU 1 116 6 1 124 12.0 4

C 汉字+西文 SAIPAI塞派 7 277 2 29 2 317 30.7 5

D 西文+符号 U-BEELE 31 31 3.0 1

E 数字+符号+图形 361°☆ 1 1 0.1 1

F 汉字+符号+数字 快乐 6+ 1 1 0.1 1

G 图形 42 42 4.1 1

H 汉字+西文+数字 X6时尚运动休闲折扣仓 1 1 0.1 1

I 西文+符号+图形 K-BOXING 9 9 0.9 1

J 汉字+符号+西文 MY•酷 33 1 34 3.3 2

K 西文+符号+数字 D0CK-N0.1 4 4 0.4 1

L 数字+符号 361° 7 7 0.7 1

M 汉字+数字 时尚 100 1 1 0.1 1

N 西文+图形 jue*s 9 3 12 1.2 2

0 汉字+西文+图形 pr*silu 德斯奴 7 7 0.7 1

P 汉字+符号+西文+数字 果-C100 港式甜品 1 2 3 0.3 2

Q 汉字+符号 莫菲•香槟小站 8 1 9 0.9 2

合计 36 834 11 7 16 2 83 4 41 1034 100 *

1.组配形式

从表 1可知，A式占 2/5 强，C式占3/7 稍强，都是极强势，二者覆盖 72.3%；B式是强势（约占 1/8）。这 3式覆盖 84.3%。

其他的都是弱势。可见，汉字、西文两种语符独用或联用组配的店名占绝对优势（4/5）。这种状态的语符是公众熟知的，是店

主的“内心驱迫感”达成的。而其他语符独用和其相互联用组配的都是劣势，这是店名求异求新的需要而“应当存在的”，也

是对凸现性伦理的遵循。

从阈值来看，A式 z=9，B式 z=4，C式 z=5，其他的 14式 1≤z≤2。这说明最习用独用汉字语符组配店名，较习用汉字和与

西文语符联用组配店名，这利于表现店名的类型化和趋同性；而独用异语和联用 2-4 个语符的店名是辅助性的命名方式，这利

于店名的求新。

从业类来看，“穿”类全用 17类组式，“妆”只用 5式，“吃、用”仅用 4式，这 4类店名基本（83.7%）集中在极强势、

强势的组式里，较少（16.3%）分布于弱势的组式里；其他类仅有 1式或 2式，全部集中在极强势的组式里。这说明与人们一般

生活需要的店名，语符组配形式单一化；而与人们较高生活需要的店名，组配形式多样化。

2.组配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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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量来看，上述 5种语符组配的式数分别为 9 个、10 个、9个、5个、7个，分别占组式总数的 52.9%、58.8%、52.9%、

29.4%、41.2%，其级次为：西文＞汉字≥图形＞数字＞符号，除“符号”之外，四者比值较接近：说明 5 种语符组配店名都较

为活跃，其中“西文”最为活跃，“符号”最少。5种语符组配店名的均数分别为 89个、54个、11个、14个、2.6个，其级次

为：汉字＞西文＞符号＞图形＞数字：说明“汉字”组合能力最强，“西文”其次，“数字”最弱。可见，语符组配店名能力

的强弱与习用语符能力成正相关，也与人们习得语符熟悉程度成正相关。

从种类来看，597 个一元店名有 3式，377 个双元的有 6式，57个三元的有 7式，3个四元的只有 1式，这四者之比为199：

125.7：19：1。语符的种类称为“元”，店名应用一类语符称为一元，如此类推。结合表 1 可知，店名语符种数越少，应用越

广，反之则相反。一元和双元的店名共 974 个（94.2%），三元和四元的共 60 个（5.8%），这说明步行街店名语符以一元和双

元为绝对优势、三元四元为辅助的应用格局，习用语符的多少与其覆盖程度成负相关。从业类来看，强势行业店名语符是以一

元为主、双元为次、三元四元为辅的多元应用态势；弱势行业店名语符基本上以一元为绝对优势的单一化语用状态。店名应用

语符种类多少与行业情势成负相关。

3.组配语音

从语符是否发音角度来看，汉字和数字都是汉语读音；西文多是相关语种读音，也有的对应汉语读音；“+、°”语符与汉

语读音相同；图形中有的不发音（如*、 ），有的对应汉语读音（如 可以读作“耐克”）。这样，1034个店名语符仅有两

种读音：汉语音、西文音。那么，一元店名就是“汉语音”或“西文音”，双元的就是“汉语音+西文音”（双语音）。从表 1

也可知，店名最习用汉语音，次之是双语音，较少的是西文音。

从行业来看，强势行业店名操汉语音或双语音，且以汉语音为主，双语音为次，西文音为辅；弱势行业基本上只操汉语音。

这说明操语音的多少与行业情势成正相关，也与店主求新心理密切相关。可见，步行街店名的读音一般只操两种读音：汉语母

语音和熟知的西文音，且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这种“双言双语生活是多元文化生活在语言领域的表现”[14]（P2），是汉语族群

“所处的生存空间、实物可能、劳动场景等生态及其伦理规定性的差异”[13]（P9），导引、制约汉语音和西文音话语生态“内心驱

迫感”或“应当存在”的最后形成。

据上可知，语符的组配形式、种类及其读音共同构成步行街店名语符组配的语用生态伦理的全部内容：独用和联用熟知的

汉字语符、西文语符组配店名是其基本遵循，强势行业店名语符组配形式多样化，弱势行业较单一化；一元和双元语符店名为

绝对优势，强势行业店名语符基本上多元化，弱势行业语符较单一化；汉字语符组配能力最强，西文语符组配店名最为活跃；

店名只操汉语和西文两种读音，强势行业店名操汉语音或双语音，弱势行业只操汉语音。

四、步行街店名语用生态伦理的语用规约

步行街店名语用生态伦理说到底就是语符运用伦理的规约，即语用规约。据上分析，其语用规约可概括为循常求变。“常”

遵循习用性、经济性的伦常、伦次；“变”遵循凸显性的伦常。“凸显”也是在确保“习用”“经济”的“驱迫感”下“尽意”

“尽神”地彰显。这些“德性”共同组成步行街店名语符的多元归常、习用循常、凸显守常的语用规约。

1.多元归常

现代社会“语言应用多元化”[15]（P39）是普遍现象。步行街店名多元语符也是语言权势和财富征象的体现。5 种生态语符都是

汉语族群常用常知的语符，这样店主必须“自觉遵守语言生态伦理规范，并主动维护和推动人际语言生活健康、和谐发展”，

“努力选用恰当的词汇真诚地进行语言交流，自觉规避词汇虚饰、遮蔽信息的诸种隐患”[4]（P145），否则会影响消费者的认知，影

响店主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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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种语符分别涉及店名 804 个、542 个、90 个、71 个、18 个，其比为 45.7：30_8：5.1：4_0：1，其级次为：汉字＞西文

＞符号＞图形＞数字，且汉字＞（西文+符号+图形+数字），（汉字+西文）＞7×（符号+图形+数字），说明汉字语符是极强势

的，西文是强势的，其他的都是弱势的。可见，步行街店名语符是以汉字为主、西文为次、符号和图形及数字为辅的强弱不同

的多元且有显著伦次的应用格局。这也说明汉语母语具有极大的包容性，4种异语与汉语母语语符共同形成一种互惠共生的和谐

的语用生态，这是多元文化在汉语母语生态环境中自然融合的结果。

店名语符组配的多元说明现代社会“店名趋向于多元化并且出现了构成元素以及字体的混合现象”[16]（P194），多元语符的店

名逐渐增加，这“也是财富的外表征象”[17]（P81），“是社会资源占有者和权威主体对其所处世界的概括”[18]（P58）。步行街店名语

符的多元其实就是生态语符的多元、语符内生的多元、语符组配的多元、语符表义的多元。这些多元性包涵着不同的伦次性，

说明自然物种来源（商品）的多样性，反映出步行街自然环境的开放性。这种“开放”不仅保持语用生态的多元，也增强了汉

语主体文化的自信力，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19]（P79）。

步行街店名语符多元且有伦次的语用生态显示出，母语背景语符——汉字的绝对优势，异语都能以常用汉字语符为生存背

景或条件，或者借助常用的汉语发音，互惠共生。这些就是“多元归常”的语用规约。

2.习用循常

步行街 1034 个店名使用 652个汉字、7种西文、11个符号、15种图形和 6个数字，全部或绝对多数运用公众常知常用的语

符：99.6%的汉字是通用规范汉字；99.4%的西文是按英文书写和拼读的；全部的符号都是能识读的；所用的图形是简单易记的

商标图案；所用的数字是常用的阿拉伯数字或罗马数字。可见，步行街店名习用通用语符，关照公众认读和识记，说明店名语

符遵循习用性的基本伦常。

步行街 1034 个店名最习用汉语母语及其通用规范汉字，最习用西文及其大写、词组，最习用一元和双元语符，最习用汉语

和英语的语音。这说明步行街店名语符的运用、书写、读音、组配都遵循习用性的基本伦理，且保持汉语母语的主体性。这种

“主体性”表现为语言人习用汉语母语的主体性，遵循异语认知认读的习用性。这也体现了“语言及文字生态有其客观外界的

意志普遍性，即民族语言及文字立法，也有其主观内心的意志特殊性，即民族语言及文字道德，更有其客观语言及文字立法与

主观语言及文字道德的统一，即语言及文字生态伦理”[7]（139）。步行街店名习用语符及其认读的基本伦常构成其“习用循常”的

语用规约。

3.凸现守常

有专家认为：“语言之间的竞争就是语用主体的竞争。语用主体能否使所用的语言焕发出语用活力是影响语言竞争成败的

重要因素。”[20]（P34）为此，步行街店名在遵守经济性和习用性的基本伦常下，“为了提高语言表达效果而有意识地偏离语言和语

用常规”[21]（P11），力求在形式和内容上予以凸显。

在形式上，这些店名“书写的空间有限，须用最经济的语符表达确定的店名，同时尽可能做到店名、商品、商标三者一致，

或者同质化店名的差异性”[22]（P64），用非通用规范的繁体字、自造字，用西文小语种及其小写、短语句和插入符号、图形以及数

字，用图形和多元语符或变格（83个，占8.0%）命名，使得店名“简洁化、个性化”[23]（P14），新奇独特。

在内容上，这些店名“和实生物”，“真诚地调用意义充实、新鲜有力的”[4]（P144）语符予以凸显：一是用“时尚”词语做店

名语符（共16个，占 1.5%，如三博时尚衣馆）；二是选用具有时代性的汉字进入店名（如酷、吧）；三是用很时尚的商标来命

名店名。可以看出，这里的“和”“不仅创生新物，也约制新物”[24]（P13），是“言语行为主体维护与推动语言生活健康、和谐发

展的道德本性或伦理本性”
[4]（P143）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凸显性与经济性、习用性一起共同构成和谐共生的“凸显守常”语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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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当然，步行街店主为求凸显性效应，店名“196 个（占 19.0%）存在语用失范”
[25]（P70）

。这种“非生态的”
[26]（P111）

店名极少

数，是店主“缺乏理应具有的伦理自觉，也不具备应有的语言素养与能力”
[4]（P143）

的原因造成的，是对语用规约的偏离。“步行

街店名语用失范程度与店主文化认知成负相关”[25]（P7I），所以说，“语言交际者自身的语言素质和语言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

制约着该类人群的语言使用，是决定不同层级领域语言使用水平的重要因素”[27]（P130）。

从历时来看，步行街店名语符处于常变状态中。常变还是遵循“和实生物”，还是“尊重母语，习用通用规范汉字，遵循

汉字和外文书写、拼写、缩省和标点符号使用规则以及译音理性原则，尊重商标使用常识”[25]（P72）的基本语用伦常。即使“汉语

符号在与异语符号进行兼性互惠的同时，还在守护着母语文字符号征象之根，还在践行着语言生态伦理理念”
[7]（P139）

。这种“征

象之根”也包括汉语母语文字符号语用的基本伦常等内容。

据观察，极少数“失范”店名由于内在伦理驱迫感的推动，只是失其“形”，还没失其“神”。这种“神”就是语用规约

的基本伦常——汉语母语的常知常用。自然界给予人类生存空间和生存物质，人们认识自然、把握自然、表达自然，必须遵循

大家能够理解的规则。要“妥善地融入语言交际生态环境之中，就必须考量自身的行为是否符合伦理规定性而不能随心所欲地

进行……否则……就要遭受语言生态环境的排异、压制甚或围攻”[28]（P7），人们就不能交际，技能不能传承，身份也不能认同。

这就要大家共同遵循“凸显守常”的语用规约，用语言生态观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

据上可知，步行街店名语符的“多元归常、习用循常、凸显守常”共同构成了语用生态伦理的基本语用规约，反映出“语

言和人是一种共生现象”[29]（P367），反映出现代社会表达经营方式和策略的基本心智，以及现代城市的语用生态文明。所以说，

“语言是人的存在之所，人是在语言中栖居的”
[20]（P32）

。

五、结 语

领域语言步行街店名语符由于“内在伦理驱迫感的推动”形成了“应当存在”的语用生态伦理的 3 个层级：语内的汉字语

符运用层、语际的异语语符运用层、语用的汉语和异语语符的组配层。语内的语用生态伦理是店名习用母语汉字语符通用规范

的伦次，与店名区位和情势的关联程度，以及遵循国家用字法规和求大同、存小异的用字准则。语际的语用生态伦理是店名为

求凸显性而“应当存在的”4种异语语符与母语汉字语符在同一生态位中异语文字符号夹杂、互惠共生的语用伦常。语符组配的

语用生态伦理是店名语符的组配形式、种类及其读音所遵循的基本伦常，以及业类情势的习用伦次。语用层贯穿语内层和语际

层两端，语内层的应当存在、语际层的互惠共生、语用层适宜适切的动态需要“三个层级形成向心结构，语际层、语内层以语

用层为旨归”[6]（P35>，共同构成步行街店名语符的“多元归常、习用循常、凸显守常”生态伦理的基本语用规约。

语用生态是语言生态的一部分，语言生态是文化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人是文化生态的主体，人为因素在文化生态系统

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30]（P11）步行街店名语符语用生态是“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语言从来就不仅仅映射现实，它还塑造

现实、塑造社会、塑造我们群体乃至多个个人的生存。语言……不仅是政治工具，还是政治本身。我们依靠语言建立秩序，借

助语言定义世界与自我，根据语言展开我们最重要的行动……修改政治、改善生存必得从改善语言开始。”[31]（P111）由此可以说，

步行街店名不仅塑造经济文化，而且塑造语言文化，也塑造一种文明生态和生态文明，这是一种多元共生共融的语用生态文化，

是民族文化自觉、文化自律的征象，也是文化自信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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